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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澳門天主教文化及其文獻寶庫

文獻資源作為社會發展的產物，宗教文化活動對其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作用。天主教在澳門數百

年歷史的發展，其影響可謂舉足輕重，在展開各種宗教文化活動的同時，亦為澳門建立了多元化的特

色文獻資源。本文對澳門天主教活動所產生的文獻資源展開調查，揭示一些已塵封數百年的16-17世紀

珍貴文獻典藏，分析其形成、發展原因及其歷史意義，並藉以探討文獻資源產生的規律和特性。

會、顯士會等相繼東來，迄今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

最早抵達澳門的耶穌會傳教士，以澳門作為向

東方傳教的基地，經歷千辛萬苦興衰起落。在展開

澳門宗教文化序幕的同時，他們亦積極從事各項社

會活動，包括教育、救濟、醫療等事業。今天澳門

這個小城擁有較大規模的教堂20多座，有天主教主

辦的中、小學校30多所，佔澳門中小學校總數的

47%， 在校學生佔澳門中小學生的52%。（2）此外，

還辦托兒所、孤兒院、安老院、醫療院、傷殘療養

院、青年中心等福利機構，為有關人員提供服務。

澳門的笫一份葡文報紙《蜜蜂華報》 便是多明我會

教士於1822年參與出版的。天主教對澳門的影響可

說舉足輕重。

文獻資源作為社會發展的產物，宗教文化活動

在其發展進程中有着相當重要的影響作用。事實

上，在宗教文化活動的推動下，許多相應的社會事

務隨之產生，而各種社會事務亦影響妷文化活動的

發展，文獻資源就在相互影響的作用下產生和發

展。隨妷天主教在澳門推動的各項活動和涉及範圍

的擴大，在刻意或不經意間，令多元化的文獻資源

應運而生。事實上，傳教士們不但竭力從事神學傳

播活動，同時亦將中國文化向西方國家傳播，並將

西方的文明科技帶到中國。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從

西方帶來了大批文獻，並且在澳門印刷圖書，為澳

門建立了相當重要和具有特色的文獻資源。除了主

前　言

澳門是個長期華洋雜處的特殊地區，被視為東

西方文化交匯之地，宗教信仰一向自由。雖然祇是

個24平方公里四十多萬人口的小城，但澳門居民信

仰的宗教眾多。各式各樣宗教徒的人數竟佔澳門總

人口的86.13%（1），可見宗教文化對澳門的影響極

深。澳門居民主要信奉佛教和天主教，前者是因為

澳門是以華人群體為主的社會，自然亦以東方傳統

宗教為主，而後者是葡萄牙的國教，同時它與澳門

的開埠、澳門的社會發展及明清時期的東西方文化

交流等有妷密切關係，可說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我們從澳門天主教文化活動所產生的文獻資源展開

討論，當中有許多值得挖掘和研究的珍貴文獻。例

如傳教士留下的早至16-17世紀的西方古籍，18世紀

的辭典，19世紀初的百科全書等等，為澳門特色文

獻資源寶典記下了精彩的一章。筆者嘗試透過挖

掘、調查、分析有關文獻館藏，探討天主教文化對

澳門文獻資源產生和發展的推動作用。

天主教文化與文獻資源的產生和發展

一、天主教與澳門

天主教在澳門最早的史料可追溯至1555年耶穌

會士東來澳門之時，及1576年天主教澳門教區正式

成立之始，隨後有聖方濟各會、奧斯定會、多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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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宗教文獻外，相關的文獻資源亦很豐富，有修

道生用的課本、參考書、中國文化和中文學習教

材、西方古典學術著作、教會檔案、相片書信等

等，都具有一定的歷史價值。尤其是16世紀末至20

世紀中期出版的西方古籍，仍保存於澳門教會圖書

館內，它們反映了幾百年來天主教的發展狀況。傳

教士來華主要為了傳教，卻因為對文獻的利用及文

獻的交流，為澳門築起一座文獻寶庫，文獻傳播亦

成為思想文化傳播的工具。因此，傳教士被學者視

為明末清初中西文獻雙向交流的主要傳媒。

誠然，這些雖不完全是以傳教士意志為轉移所

產生的客觀效應和社會功能，但歷史已予以肯定，

天主教對澳門，以及對明清期間的中西文化交流的

推動，都有着深遠的影響和重要的歷史意義。

二、天主教活動有關文獻資源調查

澳門歷史上許多珍貴文化遺產是依賴於文獻形

式記錄下來的，而文獻本身就是文化遺產之一。天

主教活動所產生的相當部分文獻得以保存至今未被

遺忘與散失，它們的存在價值應當在於有效的利用

與傳播方面。筆者有幸得到澳門多位神父支持，能

親往最具代表性及藏量最多的幾家天主教組織圖書

館進行專訪和搜集資料，它們包括：1）澳門主教府

圖書館及林家駿主教藏書館（3）；2）澳門主教府管

轄下的高德華公共圖書館；3）澳門聖若瑟修院圖書

館（4）；4）澳門耶穌會圖書館（5）；5）澳門利氏學

社圖書館（6）。由於天主教傳教活動主要基於當時的

實際需求而涉及各種附帶因素，經悠久的歷史積

澱，文獻館藏甚為豐富。據筆者搜集的資料，初步

統計上述圖書館共藏有近八萬冊古今文獻。當中佔

大部分的18-19世紀文獻仍保存完好，惟17世紀以遠

的文獻已寥若晨星。目前所見的最早期文獻為1578

及1602年出版的西方古籍，雖然當中一部份尚無編

目，並已塵封數百年嚴重破損亟待修補，然而對於

研究澳門問題及文獻學的學者來說，這些文獻的重

要性當不容忽視。現僅結合天主教活動所涵蓋的主

要範疇，筆者試將所搜集的上述圖書館有關館藏文

獻資源進行分析，初步整理出表1所示的館藏情況，

並加以勾稽製作各主題文獻的比例圖表（圖一）。

從這些館藏我們可探索文獻資源與天主教發展

的歷史關係。由縱剖面分析，文獻資源的產生和發

展皆基於特定的社會活動、客觀條件和各種需求而

產生。由明末利瑪竇入華至今，天主教在澳門以至

中國的發展大致可分為始創期、禁教期 、復甦及發

展期三個階段，相關的文獻資源也因這幾個時期而

受影響， 其整體發展與天主教在東方發展的每個興

衰時段關係密切。另外，從橫斷面探討天主教有關

文獻資源產生和發展之脈絡，主要包括幾個方面：

1）傳教士東來傳教建立了宗教文獻資源；2）他們

以西方的科技文明作為打開中國大門之工具，產生

了西方學術著作；3）為了融入中國社會，神職人員

努力學習中國文化，產生了他們著述或使用的有關

中國文化的典籍及中國語言學等藏書；4）他們在澳

門受訓學習，形成了特有的參考書及教科書館藏；

5）在從事其它相應之事務同時， 留下了檔案、照片

等重要資料。文獻資源的積累就在縱橫交錯的歷史

表1：澳門天主教活動產生文獻資源統計

合共 100.00 77,134

全總數 外文 66.62 51,387

中文 33.38 25,747

總數 39.62 30,563

宗　教 外文 28.43 21,930

中文 11.19 8,633

總數 6.27 4,840

西方學術 外文 3.97 3,062

中文 2.31 1,778

總數 15.96 12,310

中國文化 外文 4.14 3,197

中文 11.81 9,113

總數 6.58 5,078

工具書 外文 5.67 4,376

中文 0.91 702

總數 31.56 24,343

其　他 外文 24.40 18,822

中文 7.16 5,521

期　刊 總數 427

 五館合共
文獻主題　 類型 　　%

  總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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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天主教活動產生文獻資源比較圖

背景下得以產生，亦由此成為歷史遺產的重要部

分。這也使我們可據此為脈絡去探討這些文獻資源

的產生與天主教在澳門四百多年來發展的關係。

三、宗教文獻是傳教的主要工具

文獻資源的產生往往是源自某一特定的社會背

景、團體或個人的特定目的或行為。傳教士遠征遠

東的主要目的當然是傳教，利用文獻作為傳播精神

信息是為達成其目的之重要工具。而澳門這個港城

從16世紀開埠之初，便成為天主教向中國內地派遣

傳教士的基地。同時，當康熙、雍正禁教時，澳門

又成為中國遣返傳教士的地方，因而在澳門累積了

一批宗教文獻。它們主要以拉丁文、葡文、法文、

意大利文等歐洲語言為主，而且以古文居多，近代

和現代的文獻則兼具不少中文文獻。在有關館藏中

關於宗教教義的文獻約共30,000冊，佔天主教宗教

活動所產生的文獻資源39.6% （表1），接近四成。

從圖一更清楚看到，宗教文獻所佔比數最高。無庸

置疑，宗教文獻是他們的主要館藏，這是他們刻意

經營的結果。據筆者瞭解，其中約8,000冊是18-19世

紀的出版物。宗教文獻內容主要涉及聖經學、教

義、神修、禮儀、教會法律、神學、天主教信仰解

釋、宗教歷史、彌撒程序、聖人傳記等。這些文獻

主要供修道者進修神學和進行傳教活動之用，包括

有西文、中文書籍及期刊。

1） 西文宗教文獻

據說澳門所收集和保存的西文天主教宗教古籍

是亞洲最豐富的（7），當中有關教禮的書籍相對地豐

富。例如1740年出版的Thesaurus Sacrorum Rituum

（《聖教規條總覽》——筆者譯）這一文獻，以拉丁

文撰寫，作者為Gavanto，出版地為威尼斯，書中詳

解有關彌撒、禮儀形式及正統宗教各種形式的聖儀

（圖二）。

天主教最重要的宗教活動之一是禮拜儀式，教

會對祈禱的內容、方式都有所規範。例如： 西班牙

1880年出版的 De la Oración y Consideración I-II

（《祈禱之規條》——筆者譯），1864年出版的

Tesoro del Sacerdote（《神職人員的寶庫》——筆

者譯），又或是於1 7 9 6 年出版的葡文文獻

Meditações dos Atributos Divinos（《神聖幽靈的冥

想》——筆者譯）（共有三冊）等等，都是有關禮

拜的文獻。

現時筆者在有關圖書館搜集到最早期的天主教

古籍是有關大公會議的文獻Vera Concilii Tridentini

Historia（《大公會議歷史實錄》——筆者譯） （圖

三a、b ）， 於1670年出版，以古拉丁文撰寫（全套

共三冊，每冊約900頁，保存完整）。所謂大公會

議，是指世界各地主教集合商議各地教會事務的會

議。該書由 P. Joanne Baptista Giattino 編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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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1740年出版的 Thesaurus Sacrorum Rituum 〔圖三b〕1670年在比利時出版的天主教古籍
Vera Concil i i Tridentini Historia

〔圖三a〕1670年在比利時出版的天主教古籍 Vera Concilii Tridentini Hist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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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為A n t v e r p i a e ,  即比利時的安特衛普省

（Antwerp）， 文獻內容涉及大公會議的歷史及教

務條文，編有歷代大公會議的記錄，其中有關各地

教會的教條、教規及教義等重要議程記錄，用作各

地教區活動的指引，是具有權威性的天主教重要文

獻。此套文獻雖然破損，但字跡仍清晰可辨， 現保

存於聖若瑟修院的圖書館內，已經歷了三百多年的

歲月，具有相當珍貴的天主教史研究價值。由此亦

可見當時身在澳門的傳教士時刻關注整個世界天主

教發展動向的情形。

文獻傳播是社會信息傳播的一種方式，無論其

傳播結構的各個因素如何定位，他們都與社會結構

融為一體。與此相適應，文獻傳播充分滿足了社會

的各種特殊和一般的需要。（8）天主教豐富的古籍正

好反映了當時對文獻傳播、需要、利用之社會現

象。在澳門現存的天主教文獻中，有關神學、聖經

學的文獻不勝枚舉，18世紀的出版為數最多，如

1770年出版的 Commentarius Literalis in Omnes

Libros Veteris et Novi Testamenti Tomus III .

（《聖人遺囑評論》——筆者譯）作者是 R.P .  D .

Augustino Calmet，它便是神職人員的參考書之一。

另外，一套傳播天主教的宗教叢書  N o v o

Mensageiro do Coração de Jesus  (1882-1908)

（《耶穌基督的新使者》——筆者譯），以及

Mensageiro  do Coração de  Jesus  (1918-1965)

（《耶穌基督的使者》——筆者譯），皆在葡國出

版，內容有關天主教宣傳奉行對主的忠貞和有關耶

穌聖蹟的故事。

此外，從一些早期文獻的載體中，可以看到傳

教士的學習教學方式。由於早期教學設備簡陋，他

們便利用自然條件，以玻璃這種原始材料將圖片夾

住，再用燈光使之投影（圖四a、b）。現存於聖若

瑟修院的此類舊式玻璃圖片約有300片，主要內容為

宗教題材。這些也成為可利用來追溯傳教活動的重

要參考資料。

2） 中文宗教文獻

要在中國這泱泱大國傳播擴張天主教勢力，傳

教士必須以中文文獻來傳遞有關訊息。我們已知有

近9,000冊有關宗教中文的文獻，佔總藏量的11.

19% （表1）。較為特別的典藏是一些翻譯文獻，

例如傳教士利類思（P. Ludovico Buglio）、安文思

（P. Gabriel de Magalhães） 意譯的《超性學要》

（原名Summa Theologica）全套，為聖湯瑪斯．阿

奎那 （Thomas Aquinas）原著，清順治十一年初

版，耶穌會會士利賴恩譯義，會士金彌格、郭納

爵、安文思審訂，值會郭納爵准刊，民國十九年秋

再版。全套共分為總目、論天主降生、論三位一

體、論萬物原始、論天神、論形物之造、論靈魂肉

身、論宰治、論復活等等，每卷均有序，前兩冊為

目錄，每論皆有凡例。這是有關神學、禮教、聖經

的條文、規條以及詳盡解釋聖經學說的文獻。又如

1873出版的《永福天衢》，亦是一套較為完整的中

文天主教文獻，由聖方濟各會修士利安定神父著。此

書亦有凡例及伲，主要是闡述道理、主張篤信耶穌、

提倡立善好德之倫理思想，而其餘大部分是近代和現

代出版的文獻，都以聖經、說教及講道為主。

3） 甚為豐富的宗教期刊

天主教東來傳教是有目的、有系統、有組織、

有計劃地從事宗教文化傳播活動， 因此他們也在澳

門出版期刊宣傳其宗教精神。澳門出版的天主教期

刊保存得很完整。例如：Boletim Eclesiástico（《澳

門教區月刊全集》，1903年至1992年停刊）， 出版

者為澳門教區主教；《澳門晨曦月刊全集》（1955

年至1959年停刊）；《澳門晨曦週刊全集》（1978

年起至今）；“Rally Magazine”（《星加坡澳門區

聖堂團結月刊全集》 1948年至1989年停刊）。這些

期刊描述澳門教區活動的情況，有的出版了近九十

年，內容詳盡，有詩歌、散文，介紹澳門教徒禮拜

的情況和教區活動等，亦列出一些教會開支的賬目

及教區活動狀況。這些資料可以作為研究20世紀澳門

及鄰近地區天主教活動及其關係的重要參考文獻。

另外一些保存較好的外地出版的宗教期刊有：

Acta Apostolicae Sedis（梵蒂岡出版的《教會憲

報》，2 0 世紀全套）；《香港掌故月刊全集》

（1971年至1977年停刊）；《香港神恩雙月刊全

集》（1989年起迄今）；《台灣神學論集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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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上）〔圖四a〕傳教士上課用的內容以宗教為主的玻璃投影片

　左上（下）〔圖四b〕傳教士上課用的內容以科學知識為主的玻璃投影片

　右上〔圖五a〕1742年出版的Linguae Sinarum Mandarinicae 封面

▼〔圖五b〕仝上書之內頁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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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起迄今）；《台灣鐸聲月刊全集》（1955

年起迄今）《台灣見證月刊》 （1965年起迄今）。
（9 ）還有葡萄牙出版的月刊全集，如 L u m e n 、

B r o t é r i a等等。《教育叢刊》也是20世紀初的刊

物，主要語言是英、意、法文，以刊發文章形式出

版，內容以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情況為主， 當中不

少涉及天主教40年代在國內活動的情況。例如，

1945-1946跨年刊第18卷第7/2號一期中，作者

Juan Pablo撰寫的一篇文章題為 “Why a Catholic

Apologetical Associelio ? – Services LT Should

Render to every Missionary”，文章描寫當時在中

國北平擴大教會事務的工作情況。

另外，有關神修、人倫關係、神學資料、禮教

等方面的說教式雜誌：《傳教學誌》、《中國天主

教文化雜誌》、《鐸聲》、《天主教神職雜誌》、

Apostolicum：Periodicum Pastorale et Asceticum

Pro Missioniis 等等。

數百年以來積存的宗教文獻資源，明顯地反映

傳教士鍥而不捨的傳教精神以及他們想打開中國大

門的決心。他們身為上主的信徒及為上帝服務拯救

世道人心的教士，在行動上義不容辭，正因為如

此，得以在澳門留下了一批為數可觀的天主教宗教

文獻資源。

四、傳教士研究中國文化以及有關文獻資源

傳教士要打開中國的門戶，就須對中國傳統倫

理思想進行深入瞭解進而融入中國社會。事實上，

我們不得不承認，他們在中國傳教的成功與其 “入

鄉隨俗”和走上層路線的傳教策略不無關係。1542

年，聖方濟各沙勿略由果阿去馬六甲，後到日本傳

教。當他看到日本很多人信奉佛教時，他認為要在

日本傳教就要先去感化中國人，因為中國是日本文

化和思想的策源地。因此，他立志要打開中國的大

門，就向葡萄牙國王提出到中國傳教的計劃。雖然

他想盡辦法仍未能進入廣州傳教，但他為天主教其

後在中國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故此後來天主教士稱

他為 “遠東開教之元勳”。正是本妷他那“感化”中

國人的理念，傳教士努力學習各方面知識，其中學習

中國文化便是為在中國順利展開傳教活動而進行的。

由於傳教士掌握了漢語有利於傳教，而中國官

方亦感到耶穌會士懂得漢語後他們的自然科學知識

可以為朝廷所利用，故於清康熙年間，朝廷規定凡

不會中國語言之入華傳教士“教他在澳門學中國話

語”，乾隆時更規定他們 “剃髮易服，赴廣東澳門

天主堂，居住兩年餘⋯⋯習知中國語言”（10）。這樣

一來，澳門便成了傳教士學習中文的必居之地。這

也是有關文獻資源產生的主要成因。在筆者調查的

圖書館中，有關中國文化的文獻約有12,000多冊，

佔15.96%。（圖一） 包括中國語言和中國地方風俗

等方面的資料。雖然早期（16-17世紀）的這方面文

獻已由於種種原因而流失，但我們可以從尚存的大

部分18-20世紀初的文獻館藏狀態瞭解他們貫徹始終立

志要打開中國大門的精神及他們的科學的學習方式。

1）學習官話及中國各地方言

首先，他們要學習中國的官方語言——官話。歐

洲來的傳教士大都懂拉丁文，他們為了研讀中國的

古典經籍和學習掌握中國的語言文字，以拉丁文編

寫了中國語言文法書籍和辭典，寄回歐洲出版，為

歐洲各國學者學習中國文化提供方便。例如於1742

年出版的Linguae Sinarum Mandarinicae（《拉丁語

授官話》——筆者譯）（圖五a、b、c），作者是

Stephanus Fourmont，出版者是 Hippolyte-Louis

Guerin，出版地為巴黎，便是以拉丁文為主要語言

教授如何閱讀和書寫官話的文獻。圖中可清晰看見

中文字、拉丁文釋義以及拉丁文注音的官話讀音，

充分體現他們對中文學習的熱忱，亦可見早期中文

在歐洲流通的重要性。筆者拍下該書的書名頁及部

分內文供讀者欣賞。

另外，為融入各地文化，他們也學習各地方

言，將廣東白話、上海方言等以外文譯音對照。廣

東是洋人進入中國的門戶，雖然在乾隆閉關自守期

間，基本上禁止外國人進入，但廣州仍是北京以外

唯一允許西洋傳教士居留的地方，直到當時的廣東

巡撫接到皇帝訓斥的諭旨後，才採取驅逐行動。因

此可以說廣州是入華傳教士的最後一道防線，亦是

他們活動較頻密的地區，因而他們也努力學習粵語

作為不可或缺的溝通工具。現時館藏的此類文獻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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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c〕1742年出版的Linguae Sinarum Mandarinicae 內頁之一 〔圖六a〕1956在澳門出版的El Lenguaje Chino Moderno 封面

〔圖六b〕1956在澳門出版的El Lenguaje Chino Moderno 內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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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廣東話為多。例如：Selected Phrases in the

Canton Dialect（《精選廣東方言短語》——筆者

譯） 第七版，由克爾（J.G. Kerr） 博士撰寫，出

版機構為Kelly & Walsh 有限公司，於1889年由香

港、上海、橫濱、新加坡四地聯合出版。該書的序

由作者本人在廣州撰寫，全書內容圍繞日常生活常用

詞的粵語加英文註音及英文解釋對照，舉例如下：

　　英文解釋 　 粵音詞句   英文注音（粵語讀音）

Pour it full Chum Mum K'u

Eaten Sufficient Yak Pau Lok

What are you doing now? Nei I Ka Tso Mat Ye

這些非常親切和地道的通俗粵語在澳門及廣東

等地是溝通的最好工具。作者細膩地掌握了具有濃

厚地方色彩的方言特色，所用的詞句中，充份表現

傳教士希望融入當地文化的滿腔熱忱及嚴謹態度。

另外，上海也是他們當時向中國傳教的重要城

市之一，故此學習上海話的文獻亦不少。例如： 以

法文教授上海方言的文獻Leçons sur le Dialecte de

Shanghai（《上海方言學習課本》——筆者譯），當

中從單詞到句子，以法文註音對照加上以法文註

解。例如：

　 單  詞 　　解　　義   譯　音 上海話

 1ère personne Mon, le mien 'ngou-ke'

 2ème personne Ton, le tien, le vôtre nong'-ke '

3ème personne Son, sa, le sien i-ke'

〔註〕我個：即我的；儂個：即你的；伊個：即他的。

由於澳門是致力培養入華傳教士的基地，較正

統的中國語言教科書成為不可或缺的文獻之一。 當

中更不泛在澳門出版的語文教科書，B ú s s o l a  d o

Dialecto Cantonense（《教話指南》）便是一個例

子。它由著名土生葡人翻譯官Pedro Nolasco da

Silva 編著，澳門現存有七冊，1906-1922年間出

版，主要是歐洲語言對照中文粵音字並佐以拼音輔助

學習的教科書（該書的中英文版同期在廣州出版）。

又例如：1956年在澳門以西班牙文出版的El Lenguaje

Chino Moderno（《現代中國語文》——筆者譯）由

Emiliano Martin, S. J. 撰寫，以教授中國歷史文化

的方式學習中文（圖六a、b），皆為澳門文獻出版

史留下重要的印記。

另外，於1 9 3 8 年在上海出版的K u o y o

Primer： Progressive Studies in the Chinese

National Language《英華合璧》 ，也是中文語言教

科書之一，由馬修士（R.H. Mathews）編著，以授

國語為主；又如19 3 1出版的 I n t r o d u c c i ó n  a l

Lenguage Hablado Chino（《中文會話基礎》——

筆 者 譯 ） ， 天 津 崇 德 堂 於 1 9 3 8 年 出 版 的

Introduction to Spoken Chinese - Sermo Sinicas

Vulgaris（《中文閱讀基礎》——筆者譯）以西班牙

語註音教授中文等等，這類文獻不計其數，都是為

歐洲傳教士學習中文打好基礎而出版的教科書。

不管怎樣，傳教士們歷盡艱辛來到東方，踏上

澳門這塊寶地，在這裡勤習中文，作為進入中國腹

地的準備。當他們掌握了一些基本語言技巧後，更

需要掌握真正利於傳教的中文知識向中國人傳教。

例如Examen de Conscience : Cantonais-Français à

l'usage des Nouveaux Missionnaires（《自我檢討：

年輕信徒的粵語-法語練習》——筆者譯），1918年

香港出版，廣州話和法文對照，並附以法文拼讀粵

音註音，例如：

Kó3 kái2, pán shíng3 koung1

Se confesser

K'ao1  shan1  fou3  kong3  fouk4  ngo2  tsoi3  yan1  kó3  kai2　

Je viens confesser et prie le Père de me bénir, à moi  pêcheur

有些文獻更是全篇文章用中文粵音並佐以英文對

音，以便傳教士向中國人傳教時拼讀之用。

傳教士們學習中國語言的誠意，對傳教絕對堅持

的精神，從所蒐集的這些文獻中可見其刻苦與努力，

這正是他們成功之所在。雖然經歷過穿州過省的艱難

歲月，他們仍能堅持不懈地為傳教而努力至今，其堅

守不渝的苦行精神可見一斑（圖七、八、九）。

2） 研究中國文化

傳教士如利瑪竇和羅明堅等成為最早深刻瞭解大

明王朝的外國人，有別於他們的前人無論是傳教士或

商人，因為他們精通中國語言，故能經常往來於達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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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七〕▲

▼〔圖八〕 Canfonese
for Eusry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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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人之間以及周遊各地。事實上不少留華多年的傳教

士，都深通中國語言文字，不但能說會寫，而且竟能

讀懂中國古書。因此遂有在華傳教士成為中國文化的

研究者，著譯了許多報告專書。（11）更重要的是，他

們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除了利於他們傳教

活動外，更向西方國家介紹中國的思想及傳統習俗，

引起歐洲知識界的極大興趣。這些都可以從文獻資源

中反映出來，例如由Fernando Bortone 用意大利文編

寫的Padre Matteo Ricci Saggio d'Occidente： Un

Grande Italiano Nella Cina Impenetrabile 1552-1610

（《利瑪竇神父看東方： 一位偉大的意大利人在中華

帝國，1552-1610》——筆者譯）， 伲述了利瑪竇這

位意大利神父於1552-1610年間在中國的情況，書中

表達了對中國帝制、漢字、易經、佛教發展、建築、

傳統習俗、孔子、風物誌、民間玩意等的濃厚興趣，

甚至對中國人過節的裝飾物等等都進行了研究，對中

國文化的熱忱表露無遺。

耶穌會赴華工作的決策人遠東教務視察員范禮

安（Alexandre Valignano） 主張，在中國要打開進

路，唯一的辦法是改進傳教方式，必須熟悉中國禮

儀和風俗民情才有打開局面的可能。在這種意識影

響下，歐洲來華的傳教士都努力鑽研中國文化。正

如他們館藏的一套Recherches sur les Superstitions

en Chine（《中國民間信仰研究》——筆者譯）（圖

十a、b、c），便能反映他們對中國文化深入研究的

態度。這套叢書在上海出版， 我們發現尚存八套，

以法文撰寫，非常詳盡地以民間傳說之故事形式闡

述了中國數千年文化、風俗、歷史、帝王、宗教迷

信、醫學等等的情況。書中甚至有講解何為“白衣

大士送子觀音”，對《封神演義》故事如“戴禮狗

精“、哪吒、楊戩等傳說亦作詳細描述。

傳教士們也探討關於中國學術的知識，如 China

Journa l  :  Sc ience ,  Art ,  L i terature -  Trave l ,

Shooting, Fishing（《中國科學美術雜誌：科學、藝

術、文學、旅遊、射擊、捕魚》）也成為傳教士收

藏的文獻。

事實上，中國儒家思想學說傳入西方之後，也

引起了很大的反應，受到一些哲學家和啟蒙思想家

的歡迎。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1646-1716）、沃爾

夫（1679-1754）、法國經濟學家魁奈（1694-

1774）、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1694-1778）都贊

揚中國的哲學與文化。（12）他們被稱為“儒化”教徒

之說在館藏的以下文獻就是例證之一。例如，《諸

子集成》（蔡元培題詞），共八冊齊全，1935年國

學 整 理 社 出 版 ， 此 套 書 曾 傳 到 上 海 耶 穌 會 ，

（Jésuites de Shanghai），又傳到臺灣天主教耶穌

會圖書館，最後則流回澳門耶穌會屬下的利氏學

社，它們的 “經歷”足以反映傳教士們的滄桑往

事。中國經書也是教會學校的必修課程，從《三字

經》唸起，一般都要讀《四書》，讓學生掌握讀寫

漢文的能力。因此，傳教士不斷收集中國文學著

作。有一批由肇慶天主教圖書館遷來澳門的中國文

化典籍包括《詩韻集成》（咸豐四年新編）、羊城

古經閣藏版、上海錦章圖書局出版的《新式標點．

四書白話注解．中庸》、廣州城內學院前博文圖書

局藏版《機器易經讀本》（三冊）、《翰文堂春秋

離句讀本》、1931年由吳敬恆署商務發行的《說文

解字詁林》和《說文解字詁林補遺》一至六十六卷

（完整版本）等等，不勝枚舉。

傳教士的漢學研究成果影響至今。1999年，法

國 及 臺 北 利 氏 學 社 編 纂 了 《 漢 法 綜 合 字 典 》

（D i c t i o n n a i r e  F r a n ç a i s  d e  L a  L a n g u e

Chinoise）、《利氏漢法大字典》 （Dictionnaire

Ricci de Caractères Chinois）等，猶致力於宏揚漢

學及中國文化。

文獻在傳播的過程是人類進行知識、信息分享

的中介媒體。澳門所存的這些文獻資源充分顯示了

傳教士們對中國文化的情意結，他們的教理和教義

被當時中國的一整套文化知識和觀念同化了，為了

傳教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在傳播人文信息和知識的

基礎上，經過長年累月的不斷社會化、系統化、市

場供求變遷和發展中得以累積起來，文獻資源就是

在其傳播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

五、西方學術文獻為傳教士打開中國之門

自古人們就有了對知識追求的需要，利用文獻

作為傳播知識、交流思想和傳播精神信息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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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新國文（Nouveau Manuel de Langue Chinoise Ecrite ）

圖十a、Recherches sur les Superstitions en Chine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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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知識的交流是促成文獻形成的因素。利瑪竇

1582年抵達澳門時，便開始學習中文，同年他隨羅

明堅到了大陸的肇慶傳教，結果很快被逐出。他們

回到澳門後開始明白，要在中國傳教，必須贏得人

心，特別是上層人士的認同和尊重。因此，除了懂

中文和中國文化外，要有效打開中國之門，他們更

須以歐洲的知識與學術成就作為工具。

由於澳門祇是他們的基地，他們真正的目的是

中國這個巨大的 “市場“，那些西方學術著作也成

為他們在中國立足的“本錢“，故大部分經由澳門

帶到中國，留存在澳門的不多，主要為教學之用。

從表1和圖一中我們看到有關西方學術文獻最少，祇

有4,000餘冊，佔總數的6.27%。

事實上，自1641 年以後，澳門教區取代了馬六

甲教區，成為天主教在東亞及中南半島的傳教中

心，天主教在澳門辦醫館及學校等，需要培訓各種

人才，使其發揮所長，以從事各項社會活動。仍保

留在澳門的西方學術文獻就是當時培訓人才所用，

當中有醫學、地圖冊、西方文學、百科全書等。

有關醫學文獻有：上海土山灣圖書館印行的

《小兒科》，介紹西藥之效用撮要，梁衛遺記錄六

十多種西藥的效用。而較具特色和保存良好的一套

醫學期刊辭典A  M u l h e r  M é d i c a  n a  F a m í l i a :

Encyclopaedia de Hygiene e Medicina Prática（《婦

女家庭醫生》——筆者譯）由第120期至第159期，

其特別之處是它以期刊及辭典形式出版，以葡文解

義，以字母順序排列，內容是一些醫學名詞的解釋

以及日常的醫學知識，主要是有關家庭保健、生理

衛生等方面的知識。

儘管傳教士東來的目的是傳教，但客觀上拉開

了二次西學東漸的序幕， 使清乾嘉時期一度中斷了

的中西文獻交流活動又重新發展起來， 從而使他們

在中西文獻交流史上有了一席地位。（13）他們向中國

介紹西方的國情，開闊中國人的視野。葡萄牙出版

的 Archivo Pittoresco : Semanario Illustrado（《色

彩繽紛的紀錄》——筆者譯）便是一套介紹葡萄牙

國情的文獻，由1857至1868年以葡文撰寫。書中附

有風景圖畫，以文獻作為載體將西方社會的風土人

情和藝術帶到了東方。

據筆者搜集的資料及有關圖書館提供，到目前

為止我們發現天主教活動為澳門所保存的西方古籍

最早者是出版於1578年及1602 年的拉丁文古文獻，

它們現在皆保存在歷史悠久的聖若瑟修院圖書館

內，得到院長李順宗神父支持，筆者將該兩冊珍貴

文獻拍下供讀者分享。出版於1578年的古拉丁文文

獻M. Tullii Ciceronis Orationes. Paulli Manutij

commentarius.，作者為M.Tullii Ciceronis（圖十一

a、b、c ），將有關Paulli Manutij 在議會的演說進

行注釋、評論，該書主要內容是有關羅馬帝國國會

所涉及之國家政治經濟等社會事務。該古籍經歷了

四百多年的歲月，損毀嚴重，然而其歷史文獻價值

則不容置疑。

另外一冊是出版於1602年的 Auctores Latinae

Linguae（《拉丁文之作者》——筆者譯）（圖十二

a、b）， 編者為Dionysius Gothofredus，出版地為

S. Gervasii. 由Apud Haeredes Eustathius Vignon 出

版。該古籍主要研究拉丁語言及文學，是西方學術

著作。其體例與現代文獻的分別之處是，此書不編

頁碼，以欄目作識別之用，每版兩個欄目，全書共

有201個欄目，其它則與一般現代文獻相似，正文前

有目錄及序論，正文後附有索引，有關編目資料亦

有詳錄。從圖中可看到印刷精緻的西方古典圖案，.

在書名頁下方有 “China” 的手寫字樣，相信此書

是當時曾帶到中國內地使用後再流回澳門的。

利瑪竇認為：“到中國傳教，決不是強大的艦

隊，聲勢浩大的軍隊，或是其它人類武力所能奏效

的”，“傳教必是獲華人之尊敬，最善之法，莫若

漸以學術收攬人心，人心即〔既〕付，信仰必定隨

之。”（14）從有關文獻資源中，充分顯示他們所採取

的策略確實得以實行，並因此達到了目的。由此可見文

獻交流傳播對社會發展和文化交流所起的促進作用。

六、18-19世紀的工具書、辭典及百科全書

宗教活動有關的文獻資源與其它文獻一樣，它

的產生和發展並不是孤立進行的。在它漫長的發展

道路上，很多的因素對其有影響，而且曾對它起過

有力的推動作用。傳教士們向中國介紹西方學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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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十b〕仝上書
有關符籙之一頁
▼（右）〔圖十一a〕1578
年出版的拉丁古文文獻 M.
Tull i i Ciceronis Orationes.
P a u l l i  M a n u t i j
Commentarius. 的封面

　〔圖十c〕Reche r c h e s
sur les Superst i t ions en
Chine內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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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科學，希望讓中國人在承認西方科學先進性的

同時也承認西方政治體制及各方面的優越性，所

以，致力於向中國人傳播近代科學“甚至連康熙帝

也聽他們的課”（15）。他們通過介紹西洋學術，在尊

重中國風俗禮法的前提下，開展傳教的方法打開了

局面，立穩了腳跟。因而，入華的傳教士一般都是

很有學問的人，其中有不少人是著名的科學家和學

者，除利瑪竇外，如龍華民、龐迪我、熊三拔、陽

瑪諾、湯若望、南懷仁、鄧玉函、艾儒略、金尼閣

等等，他們將當時較為先進的西方科技，通過翻譯

或講授介紹給中國，在天文、地理、數學、機械、

測繪、繪畫以及建築等方面，帶來了使人耳目一新

的科技知識。 因此我們發現，教科書從小學生文庫

到辭典至百科全書，是傳教士在澳門建立的重要館

藏之一。從表1可看到，工具書、辭典及百科全書等

約5,000冊，佔總藏量的6.58%。這些學術文獻的產

生主要受影響於當時清政府對西方科技的推崇程

度。中國政府對來華的傳教士所持的態度是： “防

漸之術，當以輸入新智，充實為己事”（16）目的是要

通過傳教士輸入西方科技。而傳教士之目的是要憑

藉自己的西洋學術來傳經佈道。

事實上，在傳教活動所產生的文獻中，值得研

究的工具書還有很多。調查所知，現存於澳門的最

早期的辭典是出版於1 7 5 1 年的D i c t i o n n a i r e

Universel d'Agriculture（《通用農業辭典》——筆

者譯）（圖十三a、b、c），在法國巴黎出版。此為

法文辭典，以法文作注釋，是關於農業方面的知

識。由於經過兩百多年的歲月，圖中可見該書的書

名頁已破損嚴重， 部分文字如“Dict”已損毀。

其它以期刊形式出版的辭典不少，保存較完整

的有 Diccionário Universal Illustrado :  Linguistico

e Encyclopedico（《語言及百科通解辭典》——筆

者譯），該套葡文期刊出版於葡國里斯本，保存由

第1期至159期，內容主要是語言以及百科辭典（其

中120-159期是上文提及的專門醫學辭典）。另外還

有1904年的 Portugal Dicionário Histórico（《葡國

歷史辭典》——筆者譯），是一套有關葡國歷史、地

理、藝術、傳記等題材的期刊式辭典。另外，上述

的《婦女家庭醫生》（筆者譯） 也是保存良好的辭

典式期刊。

由於傳教士來自歐洲，故在澳門存有不少當時

他們使用的歐洲語言辭典和歐洲歷史辭典。現存最

早期的歐洲語言辭典是1778年出版的法文、意大利

文辭典，Nouveau Dictionnaire Français-Italien

Composé sur les Dictionnaires de l 'Académie de

France et de la Crusca（《最新法文、意大利文辭

典：綜合法國學術辭典》——筆者譯）（圖十四）

第二版，在法國尼斯出版。當中收錄了豐富的科學

及藝術詞句，對翻譯工作及閱讀人士皆非常實用，

內附文章、地理等目錄。

按筆者所搜集的資料，相信其中現存於澳門最

早的百科全書是1819年倫敦出版的藝術、科學和文

學百科辭典，全套共存有40冊， 附有版刻圖畫，書

名為The Cyclopaedia; or,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Arts, Sciences, and Literature（《世界藝術、科

學、文學百科辭典》——筆者譯）（圖十五），在倫

敦出版。這一套非常珍貴的百科全書，是研究19世紀

初世界歷史背景資料以及進行比較研究之珍貴館藏。

值得我們留意的是保存在聖若瑟修院圖書館的

1833年在澳門 Regia no Real Collegio de S. José 出版

的《漢洋合字彙／Diccionario China-Portuguez 》，

此乃中葡字典，而且是在澳門出版的，其珍貴歷史價

值不論對研究澳門文獻、澳門歷史、中葡文字、文獻

版本等範疇的學者皆相當重要。筆者有機會接觸如此

珍貴的澳門文獻，得以拍下照片與讀者分享此等重要

的文化遺產（圖十六a、b、c、d），實感相當榮幸。

教科書方面， 一套共存有205冊的《小學生文

庫》，由商務印書館發行出版的百科全書式的小學

教科書仍保存良好，其題材很廣泛，包括有天文、

史地、歌劇、農業等。當中甚至有圖書館學類，以

生動手法介紹兒童圖書館的基本功能，如閱覽室、

編目、流通等項目。

在澳門的這些豐富的西方學術文獻，它們本身

具有珍貴歷史研究價值外，更反映了當時傳教士為

進入中國所作的努力。事實上，西方宗教，作為西

方文明的象徵之一，歷史上它曾兩次傳入中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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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b、c〕1578年出
版的拉丁古文獻 M. Tullii
C i c e ron i s  O ra t i ones .
P a u l l i  M a n u t i j
C o m m e n t a r i u s .書脊
（左）及內頁（右）

〔圖十一c〕仝上文獻之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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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在唐朝，另一次在元朝，均曾盛極一時，祇是產

生純宗教的影響，並沒有帶來某種新的文明。當時

中國封建文明的發展水平高於西方，所以它們未能

在中國立定腳跟，很快便消聲匿跡了。然而，16世

紀西方宗教第三次傳入中國時，西方社會發生了巨

大的變化。隨妷文藝復興運動的展開、資本主義的

產生和科技的進步，思想活躍，觀念更新，使西方

文明登上了一個新臺階，在世界上領先於古老的東

方文明。（17）因此，他們以西方文明作為打開中國大

門的手段，而西方學術文獻就成為重要的輔助工

具。從文獻的內涵價值，可見文獻資源與社會發展

的環境和需求是密切聯繫的。

七、檔案、相片具有歷史價值

自從1576年澳門教區轄區成立後，曾管轄妷內

地、朝鮮、日本、越南、老撾、暹邏、馬來西亞的

天主教會。檔案、照片也是天主教文化活動的產物

之一， 它們將當時天主教活動的情況和重要事件如

實反映出來。藏於主教府的澳門主教轄區檔案可追

溯到1717年。其中內容包括大量原始記錄、每個屬

下教會之間的公函、以至所有教徒的出身、洗禮、

結婚及死亡等資料。由於早期澳門未設有正式領

使，也沒有如現時身份證明的正規個人資料檔案，

所以，這些資料當時被視為法律的依據，如財產繼

承權的享有、婚姻的證明等等。另外，由於澳門自

16世紀起即成為天主教在遠東的傳播中心，亦是遠

東的交通和交流的中心，因而吸納了其它地方的教

徒將個人資料在澳門備案，以防其它偽造文件，故

澳門主教府發出的資料得到其它地區的認可（18），年

深歲久，累積了一批相當數量的檔案，而且具有權

威性，被澳門政府認可為官式檔案。（圖十七）

這些文獻井然有序地保管在澳門主教府的檔案

部，成為人們追究歷史上在澳門登記受洗人士資料

的參考工具，其潛在使用價值令澳門天主教活動在

不知不覺中產生了重大的社會功效。1980年，澳門

政府徵求教會意見，將這些檔案資料全部複印製作

為微縮菲林存於澳門歷史檔案館及政府有關部門。

澳門政府更頒佈法令，這些資料被確認為官方檔

案，直至1985年前的檔案仍歸於此列。

筆者在調查過程中亦發現一批約500張，20世紀

初傳教士在澳門及中國內地進行傳教活動的珍貴相

片，是極為重要的歷史資料，反映了天主教在澳門

及內地的歷史片斷。例如，有1937年8月29日，“肇

慶傳教姑娘暨中學女生避靜留影”，1932年4月8日

由澳門商會值理同人向雅神父敬贈的 “羅若瀚大主

教回拜澳門商會各值理留影紀念”，攝於1948年5月

6日的 “中山石歧教友歡迎羅大主教蒞邑施行堅振留

念”等等，這些珍貴相片若加以修補整理，加以注

解出版成集，將是探求澳門天主教歷史資料的重要

參考文獻。

總　結

天主教有目的、有系統地來華傳教，同時也展

開了一系列的社會活動。他們的本意為擴張宗教勢

力，為羅馬教廷响忠，也為歐洲有關國家的政治野

心服務。教士白晉說過：“當初葡萄牙政治之所以

要往中國派耶穌會教士，是想利用天主教的教化力

以達成其政治上的野心， 然而天主教也同樣想利用

葡萄牙的政治勢力以完成其宗教勢力的擴張。”（19）

無論如何， 從他們的主觀意圖到客觀形勢的發展，

都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影響。澳門亦由此建立了具

有歷史意義的特色文獻資源。

總的來說，文獻資源的產生與文化活動息息相

關，活動範圍越大，涵蓋內容越多，涉及面越複

雜，文獻資源就越豐富。每個地區文獻資源的產生

和發展與當地的政治、經濟、教育、歷史背景、國

際地位等等社會因素有妷相當密切的關係，而文化

祇是其中一點。事實上，由於澳門歷史上獨特的社

會環境，文獻資源的含金量很高，當中可供研究的

價值已成為國際共識， 不少專門研究澳門的學者已

紛紛提出要進行澳門文獻史料的研究。因此，我們

應從多角度去研究澳門文獻資源產生的因素，更全

面地透析其發展規律和評估其社會價值，作為規劃

澳門文獻資源發展策略的基準之一，以滿足社會各

界發展的需求。

筆者對於澳門天主教文化所產生的文獻資源及

其發展模式的探討尚屬起步階段，錯漏不足之處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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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a、b〕1602年出版的 Auctores Latinae Linguae 裡封（左）和內頁之一（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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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專家學者批評教正，惟望以此拋磚引玉，引起各

界人士共同討論並進行較深層次的研究，更企望藉

此引起社會各界對澳門珍貴歷史文獻的保護意識。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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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仔”之稱。修院附設“歷史文物館”（在籌設中）及“歷史

古籍圖書館”， 該館不對外開放，內藏有18世紀古畫古籍。因

此修院所收藏的古籍非常豐富極具研究價值。感謝聖若瑟修院

院長李順宗神父的支持，使筆者能在該館進行資料搜集工作。

  (5) 耶穌會歷史悠久，16世紀中葉天主教傳入中國，是以耶穌會士

為鑑，亦是近幾個世紀最具影響的天主教傳播者。內設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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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鄭煒明、黃啟臣：〈澳門宗教〉，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

《澳門叢書》，頁36。

(11) 朱謙之：《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

社，1999，季羨林編：《東學西漸叢書》，頁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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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頁29-31。

(13) 潘玉田，陳永剛：《中西文獻交流史》，北京，北京圖書出版

社，1999，頁66。

(14) 費賴之：《入華耶穌會士列傳》，香港，商務印書館，1938，

頁 42。

(15) 安田樸，謝和耐，耿昇譯：《明清間入華耶穌會士和中西文化

交流》，成都，巴蜀書社，1993，頁3。

(16) 阮元：《疇人傳》，頁45、588。

(17) 黃鴻釗：〈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 論基督教的傳入與

澳門的關係〉，見吳志良編：《東西方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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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專訪林家駿主教，林主教所提供資料。

(19)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下冊，頁269。

　〔圖十四〕1778年出版的 Nouveau Dictionnaire
Français-Italien Composé sur les Dictionnaires
de l'Académie de France et de la Crusca

▼

　〔圖十五〕1819年在倫敦出版百科辭典 The
Cyclopaedia; or ,  Universa l Dict ionary of
Arts, Sciences, and Litera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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